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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前

１９９１年起，我在讲课中尝试从变化规律和形成原因的角度给

学生介绍汉语方言中语音词汇等方面的现象。因为涉及到当前汉

语方言研究的实际，所以几次讲授后，观察问题的角度逐渐集中到

了演变规律和不同层次的鉴别方面。１９９６年，工作纳入国家教委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九五”研究项目，得到项目基金的支持，得以整

理课程的讲稿。本书所述是其中的语音部分。

近年来不少高校在建设汉语方言学方面投入了力量。国外在

这方面也有卓越的工作可以作为我们的借鉴。不过汉语有自己的

方言土壤，我以为汉语方言学应该尝试在理论上和方法上进行创

造性的探索。只有这样，作为比较语言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才能

适合语言理论建设和汉语方言研究的实际需要。本书所述是探索

中的一些初步设想。尽管一些部分的论述还不充分，在这里发表

出来，希望能得到读者的指正。

本书共八章。前面两章分别介绍汉语方言中由语音演变和外

来影响这两种不同原因造成的语音变化以及它们的表现形式。前

一种演变中有新旧不同的语音形式，后一种变化中有来源不同的

语音层次，需要把它们区别开来。后面“儿化韵”等三章是个案处

理，介绍几个重要的方言现象，探索它们生成发展的规律。“原始



闽语”一章是根据头两章的认识对一个古方言音系构拟所做的分

析。关于方言分区的两章，因为和对方言语音演变和层次的认识

有关，所以也收在里面。

附录是我在１９６４年秋为方言调查实习课写的总结。其中语

音的描写和比较实际上牵涉到演变和层次的问题。三十多年前的

旧作，虽然所记个别语音现象（如发音时声母持阻阶段的延长）或

许和发音的特定场合有关，有的提法（如说孝义话降升调使音节分

裂为二，晋中方言文白异读反映阴阳对转）还需要改善，但作为早

期观察的一页，也附入以供参考。

本书从某些著作中引用的观点，在文内直接说明了出处。引

用材料则不一一注明，请参看各章后的参考文献目录。

王福堂

１９９７年１０月于北京大学承泽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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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分析中可见：

（１）上海话复合词连调式的扩展属右扩展；

（２）音高分高、中、低；

（３）单字调调值的扩展分Ａ、　Ｂ两式，Ａ式在两音节时已经扩

及全词，从第三音节起都是附加音节（２１）；Ｂ式只见于首字阳入，

可以无限制扩展，但四音节以上也可以按Ａ式变调；

（４）阴入和阳入的单字调不按 ＬＭ，而根据调值分析成ＨＨ和

在连调式中的表现分析成ＭＨ和ＬＬＭ。　

述各种连调式，由于只是由有限的单字调上 调值扩展而成，多

数扩展到两音节，再以附加音节连缀，结构简单。而且去声和阴

入、阳平和阳入的单字调调型调值各各近似，首字去声和阴入的连

调式、首字阳平和阳入（四音节以上）的连调式实际上还可以合并。

因此这种性质的连读变调具有使方言中的变调由繁转简、形繁实

简的作用。

２．声调包络产生的原因

声调包络产生的具体原因各不相同。有的方言或语言中声调

包络和声调本身同时产生。如藏语康方言木雅话本来没有声调，

日前则已经有５３和１３两个声调，同时也衍生出两类声调包络，各

有以下组成部分：５３（ＨＬ）、１３（１Ｈ）、 ＬＬ５５（ＨＨ）、１１（ ）。如：
５两音节： ｔａ３（５５—５３　　　　　 耳屎ｎａ ）

１１—５３ ｄｏ　　　　　　ｄａ （磨刀石）

三音节：１５ ５５５—５５—５３　ｔа ｍｉ ｍａ

据艾约瑟（Ｊ．　Ｅｄｋｉｎｓ）《 上海口语语法》（１８５５年）所记，

”。

Ａ．Ｌ－Ｈ－Ｌ－Ｌ阳入 ＬＬＭ Ｌ－ＬＭ Ｌ－Ｌ－Ｌ Ａ．Ｍ Ｌ－ＨＬ－－Ｌ －Ｌ

（元宝）

上海话阴入调是“短高

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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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５５—５３　 ｄ ｓｉａ ｅ （蚕ｍａ 豆）

但在已有声调的汉语中情况不同。如上海话中具有严整系统的声

调包络只见于中青年人口音而不见于老年人口音。老年人口音

（有六个调类）两音节连调式的规则如下表所示：

表中共生成十种两音节连调式。三音节、四音节等连调式可以由

。各不同音节的连调式对应如下两音节连调式扩展生成 ：

两音节　　　　　　　　三音节　　　　　　　　　　　　　　　　四音节

４４—４４—５３　 　　１４４—４４—５５—４４—５３ ２１

４４—４４—２１—２４４—４４—２１ １

５５—２１　 　　　５５—２１—２１　 　　　５５—２１—２１—２１

２３—４４　 　　　２３—３３—４４　 　　　２３—３３—３３—４４

２２—５５　 　　　２２—４４—５５

３４—５３　 　　　３４—４４—５３　 　　　３４—４４—４４—２１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175

４４—４４ ４４—４４—４４　　　　３３—５５—２１—２１

３３—５５—２１

２３—５３　　　　２３—４４—５３　　　　２３—４４—４４—２１

２２—４４　　　２２—－５５—２１　　　　２２—５５—２１—２１

３３—５５　　　　３３—４４—５５

１１—２３　　　　１１—１１—２３　　　　１１—１１—１１—２３

从以上情况可见，老年人口音中的两音节连调式，一部分由音节间

相互影响形成，后字仍在变调中起作用，一部分由首字调值扩展生

成，而且相当一部分首字调值可以扩展到第三音节，规律比较复

杂；四音节连调式基本上由三音节连调式扩展而成，大部分第四音

节为附加音节，但仍有一小部分采用无限制扩展，结构仍嫌复杂。

可见老年人口音的连调式还没有形成一个严整而简单的系统。显

然，从老年人口音到中青年人口音，上海话复合词的变调规律经历

了整化和简化，才基本上完成了向声调包络的发展。整化和简化

还和阴上高平调４４向去声３４的归并以及以４４为首字调值的连

调式消失有关。不过这一整化和简化也还是不彻底的，首字阳入

连调式Ｂ式的扩展方式仍然保留了下来，成为目前的声调包络式

变调中一个不协调的组成部分。

吴方言复合词的连读变调由音节间相互影响的一般类型发展

为声调包络，语音上的原因还不得而知。不过联系前述扬州话后

字轻声的音高和前字声调终点相近的现象来观察，可以发现扬州

话后字轻声和上海话声调包络（右扩展型）后字调值在同样取自前

字调值终点这一点上具有共同性，所不同的是前字在扬州话保持

了完整的调值，而在上海话只保留了调值的起点。由此看来，声调

包络（右扩展型）中除前字以外的音节也可以理解成是一种特殊的

轻声，声调包络是轻声现象的特殊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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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合音变调

汉语方言中还存在因音节合并而发生变调的现象。如福州话
５３１“牙齿” ｉ　（ｋａ ‘－）中前字声母韵母和后字韵母３ 声调合音成“□”

ａ１ ２ １３　， ２“固”ｋｏｕ 和“再”ｔｓａ ３ｉ 中前字声母和后字韵母声调合音成
２１３ １“盖 ５４＊（”再）ｋａｉ ，阳江话“果＊样（”这样）ｋ 中前字声　ｊｉε 母韵母声

调和后字韵母合音成“拱＊”　ｋ １ｕ ，等等。合音中，如果后字是轻

声，合音字常常以前字的单字调或变调和后字的轻声合调。如获
１３嘉话“ ２路上”１ｕ　 合音成ｌｕ１３，厦门话“拍唔见（” 　ｍ丢失）ｐ　‘ａ

２１ ２ｋ 中 ５１的ｐ‘ａ 　ｍ．合音成ｐ‘ａ 　（ ｍ）等。从上述各例可见，合

音字的声调大多是原有各音节声调的加合。合音字的这种声调实

际上也是一种连读变调，可以叫做合音变调。

合音变调也见于一些方言的儿化韵和子变韵，具有一定的规

律。由于儿化韵和子变韵本身就是合音的产物“，儿”尾“、子”尾和

前字韵母合音时，原有两个音节的单字调或变调加合在一起，就成

为合音变调。比如延川话“儿”尾可以自成音节，也可以合音生成

儿化韵：
３　 ３～阴 平 花 ２儿ｘｕａ ｘｕａｒ４

３４　阳 儿　　　　 　平　 　 房　　 ３ａ　 ４　　 ３　　　 ｆ　　 ｆａｒ
５３

上声（清 马上 儿ｍａ） 　 ～ ｍ ５３ａｒ

（ ２４清去） ‘兔儿 ｔｕ ｔｕ‘
　３ ３阴入　　　　　　　　 ４２４　　　角　儿 ｉｔε ～３ ｉ ｒ

５４阳入　 ｒ５　 ３　　　　　　　　　笛　儿ｔｉε ～ｔｉε

儿尾词中两个音节的变调，调型如果可以顺接，就合成儿化韵的降

调，不能顺接，就合成儿化韵的曲折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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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可以叠用温州话没有儿化韵，但有儿尾词。“儿 并合音

（儿儿），表示特别细小或幼小。如：
４４ ２１２

→ 猫 儿猫 儿 ｍｕ 儿 ｍｕ４５ ２　 １

３ ２３１１羊儿．ｊｉ　 →羊儿儿ｊｉ３４
２１

４５ ２２ ４５　 ２１２２２ →媛子儿ｊｙ 媛子儿儿　ｔ ｊｙ
３

２ｓ ２ｊｙ
１ ３　４ ｔ２ ｓ２

→簿儿ｂｕ 簿儿儿ｂｕ３ 　４ 　
２１

４２ ２
矮凳儿 →矮凳ｔａ 儿儿ａ ｔа

→殿儿儿ｄｉ ２
殿儿ｄｉ

“儿”和“儿”合音时的变调和前字后字阳平（３１）的复合词连调式

２１＋２２相同，２１＋２２合音后和阳入２１２相同（中青年人也读同阴

入３２３）。这一音变过程可以表述如下：

３１＋３１→２１＋２２→２１２（３２３）

运城话中子变韵的变调也和连读变调有关。子变韵的变调实

上就是两音节连读变调中际 前字声调和后字轻声的加合。（例见

第七章１３９页）

少数方言中动词也有这一性质的变调。如陕西商县话单音节

动词的声调（或和韵母同时）发生变化，并成为长音节，用来表示动

作的完成貌。例如（括弧中的变调值是较早的一种记录）：
‘ ‘阴 平 吃 １２１ｔ ：→ ５３　 （３ｔ ２３１）

３５１（２１４１３５ ）阳平赔ｐ‘ｅｉ　 ｐ‘ａｉ：

上 ５３ ：３１（５２３１声 取 ｔ‘ｙ→ ）　ｔ‘ｙε
：５５１（５５１）

去声病ｐ‘ｉａ５→　　ｐ‘ｉａ

动词发生音变从而引起语法意义变化的现象看起来像是一种屈折

方式的构词手段，但实际上是合音的结果。就韵母看，上述变韵应

该是基本韵母和一个已经消失了的后缀（语法意义和“了”相同）的

合音，这个后缀的韵母可能有一个低或半低的前元音（语音形式和

目前商县话的“咾”ｌａｕ不同）。就声调看，变调作为一个长的曲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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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甚至是多重曲折）应该是前字声调和后缀轻声的加合，和延川

话儿化韵及运城话子变韵变调的情况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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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２。（未刊）

河北北京师范学院、中国科学院河北省分院语文研究所：《河北方

言概况》，河北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１。

河北省昌黎县县志编纂委员会、中国科学院语言 ：《昌黎方研究所

言志》，科学出版社，１９６０。

贺巍：《获嘉方言研究》，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９。

黄平文：《侗台语族语言比较研究》 。（硕士论文，未刊），　１９９２

金梦茵 《： 原平方言志》，语文出版社，１９８９。

李小凡：《苏州话的字调转移及其成因》，《缀玉集》，北京大学出版

社，１９９０。

李行健：《天津方言的连读变调》，《中国语文》１９８５．１。

林焘： 语音探索集稿》，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１９９《 ０。

《刘娟： 济南话上上相连前字变调的实验分析》，《语言研究》

１９９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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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常培：《厦门音系》，科学出版社，　１９５６。

吕枕甲：《运城方言志》，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１９９１

平山久雄： 门《厦 ．　Ｖｏｌ　３．　ｎｏ．　ｌ，话古调值的内部拟测》，　 Ｊ．　 Ｃ．

１９７５；《音韵学通讯研究》（１），１９８１

《山东西南方言的变调及其成因》，《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

言语文化研究所计数研究》２１期，１９８３

究沈同：《新派上海话声调的底层形式》，《语言研 》１９８５．２。

石锋：《试论天津话的声调及其变化》，《再论天津话的声调及其

变化》，《语音学探微》，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０

谭馥：《也谈天津方言的连读变调》，《中国语文》１９８６．６。

希诚：《和顺方言志》，语文出版田 社，　 １９８７

王福堂：《绍兴话记音》，《语言学论丛》（第三辑），上海教育出版社，

１９５９

王世华、黄继林：《扬州方言词典》，江苏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６

温端政：《忻州方言志》，语文出版社，１９８５。

五台：《关于“连读变调”的再认识》，《语言研究》１９８６．１。

谢自立：《苏州方言两字组的连读变调》，《方言》１９８２．４。

徐云扬：《自主音段音韵学理论与上海声调变读》，《中国语文》

１９８８．５。

许宝华、汤珍珠：《上海市区方言志》，上海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８。

岩田礼：《连云港市方言的连读变调》，《方言》１９８２．４。

叶祥苓：《苏州方言的连读变调》，《方言》１９７９．１。

袁家骅等：《汉语方言概要》（第二版），文字改革出版社，１９８３。

赵元任：《汉语口语语法》，吕叔湘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９
。

《语言问题》，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０。

张成材：《商县方言动词究成体的内部屈折》，《中国语文》１９５８．６。

《商县方言志》，语文出版社，１９９０。

张崇：《延川方言志》，语文出版社，１９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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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张尚芳：《温州方言的连读变调》，《中国语文》１９６４．１。

《温州方言儿尾词的语音变化》（一）（、二），《方言》１９８０．４，

１９８１　．１。

《方言中的舒声促化现象说略》，《语文研究》１９９０．２。

Ａｎｎｅ（ ） ． ＹｕｅＨａｓｈｉｍｏｔｏ：　Ｔｏｎａｌ　ＦｌｉｐＦｒｏｐ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Ｄｉａｌｅｃｔｓ，

Ｊ．（．Ｌ，　Ｖｏｌ．　１４，　ｎｏ．　２，　１９８６．

Ｂａｌｌａｒｄ　Ｗ．　 ｎａｌ　ｏｆＬ．　Ｏｎ　Ｓｏｍｅ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Ｗ　ｕ　Ｔｏｎｅ　Ｓａｎｄｈｉ，　Ｊｏｕ

Ａｓｉａｎ　ａｎｄ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ｎｏ．　１９，　１９８０．

Ｓｈｅｒａｒｄ　 Ｍ（．司马 ． Ａ　Ｓｙｎｃｈｒｏｎｉｃ　Ｐｈｏｎｏｏｇｙ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ｏｌｌｏ

共时ｑｕｉａｌ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现代上海话口语 ＡＡＬ音韵论），（

Ｍｏｎｏｇｒａｐｈ　Ｓｅｒｉｅｓ，　ｎｏ．　５，　１９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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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

岁

。

附录：

晋中榆次、太谷、祁县、榆社、平遥、

介休、灵石、孝义方言语音特点简述

１９６４年夏，北大中文系汉语专业师生在山西太谷进行方言调

查实习，以太谷师范学校学生为发音人 初步了解了晋中地区，

列八市县十二点的方言：（１）榆次（麻地沟），（２）太谷（城关），（３）下

祁县（大贾村），（４）祁县（城赵），（５）榆社（社城），（６）榆社（南河

底），（７）平遥（ ０） 介杜家庄），（８）平遥（岳壁），（９）介休（义棠），（

（东杨屯），（１１）灵石（柳树村），（１２）孝义（禅房头）。

简述十二个方言点声母、韵母、声调及其配合的主要特点。

声 母一

（一）声母总述

晋中方言 共有三十个声母，排列如下：

发音 人按文中１２个方言点顺序排列：（１）杨云枝，女，２２岁，（２）王传义，男，１８

岁，　（３）齐风英，女，１７岁 兰，（４ ，）　王玉 　 ，１８岁，（５）韩志清，男，１８女 岁，（６）王 钢 ，铁 男 １８

， 汝 ，女　　 　　高 １（ ７　７） ，　（８）雷通贤，男，２２岁 岁， ２　（ ３９）岳桂娥， （岁 ，１０）李盛国，男女．２３　

岁（，１１）李姣香，女，２０岁（，１２）任宝宁，男，２１岁　

本文地名中村镇只记第一字，同 县两点而情况相同或 县仅只点的，只记

县名，不注村镇

为行文简便，本文晋中方 限指八市县十 二点的方言　言 ，不包括晋中地区其他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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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布 步 ｐ‘ 怕 盘 ｍ门 木 ｆ飞 冯 ｖ闻 午

ｔ 到 道 ｔ ‘ 太 同 ｎ 南 怒 １ 来 李

ｔｓ增 争 ｔｓ‘ 仓 除 ｎｚ挠 ｓ苏 生 ｚ如 软

ｔ ‘ 　ｓＪ 启 区 ｓ牺虚基居ｔｓ

‘　　齿扯　　智 珍 社扇ｋ ｔ 　　 碾

‘全丘　　　　 年 线晓精 九　 ｔ 硬

　该 饿贵ｋ‘案 开ｘ 化 话 飞葵 冯　　　　

二由晚远

双唇音ｐ、ｐ‘、ｍ和唇齿音ｆ的发音部位和北京音相同。ｖ是

与ｆ同部位的浊音，但摩擦较轻。声母ｆ、ｖ仅见于榆次、太谷、榆

社方言。如榆次“飞”ｆｅｉ，“无”ｖｕ 。

舌尖塞音ｔ、ｔ‘，鼻音ｎ，边音１是舌尖中音，发音部位和北京音

ｔｔγ ‘　ｕ ‘骡”“ γ“，挪” ｌ，妥” ｎ ｕγ。在太谷、榆γ，相同。如榆次“多” 　

社（南）方言中，声母ｔ‘与齐齿韵配合时还带有腭化倾向，如太谷

“条”ｔＪ‘ｉ
。

舌尖塞擦音ｔｓ、ｔｓ‘和擦音ｓ也是舌尖中音，发音部位比北京音

要后。擦音ｚ是和ｓ同部位的浊音，但摩擦较轻。如榆次“栽”

ｔｓ ｓＥ“，初”ｔｓ‘ｕ”“，私 “鼻擦音”　ｎｚ是带有舌尖摩擦” ｚ“，如” ｕ

的鼻音。（详见下文）

带 、　ｔｓＪ和擦音ｓＪ见于祁县（城）、有腭化作用的舌尖塞擦音ｔｓ

榆社方言 ，，如祁县 “西”ｓ（城“）基”ｔｓ“，启”ｔｓＪ 。‘

ｔ卷舌音ｔ ‘ｓ见于太谷、祁县（城）、平遥、介休、灵石、孝义等　、、

方言，发音部位一般比北京音要前，在太谷方言实际上还是顶音

如“ ｔｔ γ遮”， 是同部位的鼻音，见。 于平遥、平遥（杜） ，太谷

介休、孝义方言，仅有少数（古娘母）几个字。如孝义“ γ ｕ，扭”

“碾” 。

舌 比北京音部位 是同部位的鼻音。如后些面音ｔ 、、

榆 ｔ次 ｔ ｉ“‘“ｉ“ ，鸡” ｉ，“ 呢启 ” ，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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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声母开口韵仅有 。零声母齐一个卷舌元音。如榆次“儿”

合撮韵都带有明显的同部位摩擦成分ｊ、ｗ、ч，如灵石“也”ｉＥ，

Ｅ，““外”ｕ 远 ”ｙч

此外，晋中方言声母的送气成分送气强烈，发音部位因韵母等

、ч韵母前是ｘ呼而异：在开 ，合口韵及 在齐撮韵前是ｃ。如榆次

“，“太”ｔｘ Ｅ 批”ｐｃｉ。

（二）鼻音声母附带的闭塞成分

晋中方言的鼻音声母普遍带有一个同部位的浊塞成分，从而
ｂｍ　ｕ，“ 努” ｎｄγｕ，　“扭”构成整套的“鼻塞音”。如平遥（杜）“母”

ｕ，“纽 ｄ” ｕ，“ｉ 我” ｉ。鼻塞音是同部位的鼻音的变读，不

构成独立的音位。它的存在有下列条件：

（１）念字方式：一般存在于单字慢读中，在快读和连读时闭塞

成分就消失。

（２）声母发音部位：在双唇和舌根部位较多出现，其他部位则

ｄ　 ，榆次、榆较少。如平遥（杜）、孝义有ｍｂ 社、 、　ｎｄ、　　 ｄ、 　、　 介休

ｄ（东）有 ｍｂ、ｎｄ、 、　 ，介 ，祁县（大）只有ｍｂ、休（义）只有ｍ　ｂ、　ｎ　ｄ、　

，祁县（城）、平遥（岳）只有ｍｂｍ。

（３）韵母开口度或调类舒促：在平遥（杜）方言中多出现在开口

（；例见前）在孝义方言中经常出现度较小的元音前 在入声韵前，不

常出现在舒声韵 ，“纳”ｎ ｉ ，　“额”ｄ前，如“木”ｍ ，　“聂”

；在平遥 前，如“木”ｍ 。（岳）方言中只出现在韵母

鼻音声母在灵石、太谷方言中具有另一种特点：单字慢读中，

声母持阻阶段的发音明显延长，听来似乎是在音节开首压入了一

个同部位的声化韵ｍ、ｎ、 ，、。如灵石“妹”ｍｍＥ ‘耐”ｎｎＥ“，年”

舌 是同部位的鼻音根音ｋ、　ｋ‘的发音部位也比北京音后

ｏ。擦音ｘ是舌根小 摩ｏ ｋ，如榆次“高” ｏ、“袄”ｋ “考”‘ 舌音，

擦性强，在太谷、榆社（南）、介休（义）方言中还带有同部位的颤音
Ｒ”ｘ ｅＥＥ　　　　色彩如太谷“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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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这一特点在太谷方言中还扩及所有声母：边音、

“，三” ，擦音声母的情况和鼻音声母相同，如“良” 塞音和

塞擦音声母前则有一个明显的无声紧张阶段。）这种现象和“鼻塞

音”存在着内部的联系。以双唇音为例，ｍｍ和 可以看作是同

一个音变过程的不同阶段：先是声母ｍ的发音中持阻阶段延长而

成为ｍｍ，以后进一步在除阻阶段鼻腔的发音动作停止而成为

，从而完成了辅音的分裂过程。

（三）鼻音声母附带的摩擦成分

晋中部分方言鼻音声母在与舌面高元音和舌尖元音韵母（ｉ、

）配合时，带有一个强摩擦成分作为后流，从而构成了一

系列的“鼻 “，女”擦音”，如榆社“米” “，牛” 。“鼻擦

Ｚ ｚ音”的数 韵母前），榆社、量各方言不等，如祁县（城）有ｍ、　ｎ（在

ｚ ｚ （齐介休 韵 ｎ母前），（（东）有ｍ（ 韵母前）、 撮韵前），平遥有
ｚｍｚ ｚ 韵母前），韵母前），ｎ（ 介休（义）有ｎ（ 韵母前，如“腻”（ ）、

韵母前，如“鱼”），孝义有ｎ（（ ｚ开口韵前）、（齐撮韵前）、

（开口韵前）。此外“，鼻擦音”的摩擦成分在榆社、介休（东）、孝义

方言中还可以和前述“鼻塞音”中的闭塞成分结合成为塞擦成分，

从而又构成了一系列的“鼻塞擦音”。这样，鼻音声母的面貌就变

得极其多样化： 。

“鼻擦音（”或“鼻塞擦音”）的摩擦成分在方言中强弱也不尽相

同。大致在祁县（城）、偷社方言中稍弱，在平遥、介休、孝义方言中

较强，实际上已是摩擦较轻的 （或“鼻塞。但“鼻擦音”辅音

擦音”）在多数方言中还只是同部位鼻音声母的变体，不构成独立

的音位，因此可以在音标中略去这些摩擦成分。但在孝义方言中，

虽然 、 不构成独立的音位，但ｎｚ却和开合口韵配合，因而与

（同部位的鼻音声母ｎ相对立，如“挠” ≠“饶” ），“ 沾沾水 ”

（ ≠“南 （女孩子）。这样，孝义方言” ）“，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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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必得有一个具有独立音位的“鼻擦音”ｎｚ。

（四） 化音ｔｓＪ、ｔ ｓＪ所体现的反腭化作用ｓＪ

腭化音ｔｓＪ、ｔｓＪ‘、ｓＪ见于祁县（城）、榆社方言，只与两个韵母配

ч（榆）。合： “，（祁、 “，居”ｔ齐”ｔ ｓＪч　，ｓＪ‘“西”ｓＪ榆）、 如“基”ｔｓＪ

ｔｓＪ‘“区” ч“，须”ｓ　 ч。

腭化音ｔｓＪ、ｔｓＪ‘、ｓＪ来源于古精组止摄开口三等字、精见组蟹摄

开口三四等字（祁、榆）、精见组遇摄合口三等字（榆）的声母，是一

种特殊音变的结果。以下就各方言中上述精见组蟹止遇摄细音字

（以“妻欺”为例）和精组止摄开口三等字（以“雌”为例）作一比较：

榆 次 等 ： ‘ｉ 雌ｔｓ‘妻 欺 ｔ

祁县（城） ｔｓ‘≠雌：妻欺 ｔｓＪ‘

榆 社 ： 妻 欺 ｔｓＪ‘ ＝雌ｔｓＪ‘

妻欺 ｔ‘ｓ平遥、介休（东 雌ｔｓ＝ ‘

以上的比较说明，晋中部分方言发生过声母ｔ （ｉ、ｙ）向ｔｓ‘、、ｔ 　、

）转化的过程，平遥、ｔ 介休（东）方言已经完成ｓ‘、ｓ（、
了这一过程，

祁县（城）、榆社方言的腭化音ｔｓｊ　、　ｔｓＪ　‘　、　ｓＪ则正好是这一过程的中间

阶段，它最好不过的说明了音变的具体进程。（严格说来，音变过

程是以舌面音齿化开始的，但音变发展的中间阶段更接近舌尖部

位，就目前音值来说已不是舌面齿化音，而是舌尖腭化音。）祁县

（城）、榆社、平遥、介休（东）方言，与使上述精见组蟹止遇摄细音字

‘ｔ声 、 声的 母母 腭 （化 ｉ转 、ｙ）作用 转化相对，使ｔ化为 、ｔ 、、

、ｔｓＪ‘、ｓＪ　以为ｔｓ 至ｔｓ、ｔｓ‘、ｓ的，实质上是一种反腭化作用，其具体表

现则为舌尖化。（一个特殊的现象是榆社方言中精组止摄开口三

等字以及知照组蟹止摄开口三等字声母反而向这种腭化音靠拢而

。混同，如前例“雌” ｓ ）因此，可以说晋中方言目前还存在着腭化

与反腭化的交替作用。这种交替作用在汉语历史演变中曾是普遍

存在的。大多数方言中一批舌尖音在古代腭化为舌面音（知组），

在近代进一步又转化为舌尖音，同时又发生了精见组细音字声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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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为舌面音的过程。这种舌面音的递变同样也是腭化与反腭化

交替作用的结果。腭化作用在汉语历史研究上的重要性是肯定

的，反腭化作用也应当得到相当的重视。

二 　　韵 母

（一）韵母总述

下列韵母表，以榆次方言为例：

资 支 齐 以ｉ 故 午ｕ 雨 吕ｙ

爬 堂 架ｉＡ 讲 花ｕα 光

胆 三 ｕ 酸短

河 丑 ｉγ 流 九γ ｕ 过 朵γ ｙ 锁 白γ

姐ｉ 解 脸 靴ｅ ｙｅ 远

怪Ｅ ｕ盖 妹 ｅＥ 帅

费 魏 ｕｅ 雷 贵Ｉ

ｏ桃 烧 条 焦ｉｏｏ

根 生 魂ｕ 东心 星 ｙｉ Ｕ云胸

色 辣 ｉ 落 刮 ｙａ百 铁 月劫ｕａａ ａ

欲直 木 ｉ 出？ 急 北 ｕ 郭 ｙ 浴

耳 二 ｎ你 白

以上榆次方言韵母共三十五个，其中单元音韵母 、ｉ、ｕ、ｙ、

、γ、ｅ四组共十六个，复元音韵母 Ｅ以及 、 、　ｅＩ ｏ三组共六个，、　

鼻尾韵 ？两组共八个，声化组共 韵ｎ一个，开四个，塞尾韵ａ、　

齐合撮四呼俱全。

但与晋中其他方言比较，榆次方言韵类归并较多，韵母数量较

少，系统简单。一般说来，晋中其他方言比榆次方言多一组复元音

ｔγ韵母，如祁县“斗” ｕ“，流”ｌｉγｕ；多一至二组鼻韵（鼻尾韵或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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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年、娘”韵），如孝义“单、当” ，“ 关、光 ” ”

“，关“，年”，榆社（南“）单” “，当”，“全””

“，娘” “ 还有多数方言“姐”“、解”分韵（ｉＩ≠，光”

），韵母数量都在四 十个以，半数方言“资”“、知”分韵（ 上

但塞尾韵平遥、介休方言中只有一组“，百”“、北”同韵，比榆次方言

简单

（二）高元音的舌位变化

晋中方言高元音的发音紧张，发音器官的接触面加大。这一

特点的一个结果是，前高元音ｉ，ｙ具有较强的活动能力，因而产生

了腭化和舌尖化两种语音作用。其中腭化作用指舌面与上腭接触

面的增大，其结果表现为前文所述各方言声母送气成分变为舌面

摩擦，如榆次“批” ，以及太谷 的轻微、榆社（南）方言中声母

愕化，如太谷“条” 。

舌尖化作用是接触面加大的发音器官两方由舌面与上颚转为

，从而导致韵母本身和部分声母发音部舌尖与齿龈 位的转移。这

音变作用所产生的 正是韵母ｉ、ｙ舌尖化的结果。（这韵母

一音变作 ，ｔ 转 以至化为用是和前述声母ｔ

同步进行的。）在 和声母ｐ，　ｐ`，　ｍ，　ｎ，榆社、平遥、介休（东）方言中，

ｔｓ，ｔ “，批”ｓ＇　 ，ｓ，ｚ配合，ｑ和声母ｔｓ，ｔｓ＇　 ，ｓ，ｚ配合，如平遥“闭’

“，呢” “，基” “，启” “，移”’＂　米＇　 “，戏” “，居”

“．’取” 须” “雨” 。在祁县（城）方言中， 还可以和ｗ母

“梯” 。此外，配合，如“底” “，礼 在介休（义）” 方言

中，这一音变作用仅有零星表现，如“技”ｉｓ，但舌尖化作用还可以

进一步使个别字声韵转化为卷舌音，如“鸡” “，鱼” 。

高元音发音紧张，发音器官间接触面加大的另一个结果，是元

音发音时附带有一个同部位的摩擦成分。前元音ｉ，ｙ带有舌面摩

擦 ，如孝义“由” “雨” 后元音ｕ所带摩擦成分的部位

在各方言中略不相同，在多数方言中是双唇摩擦ｗ，在祁县方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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唇齿摩擦ｖ，在榆次、太谷、榆社方言中这一摩擦成分则强化而转

ｅｕｖ ε为声母ｖ，例如“外” ，祁县ε ，， 。孝 榆 舌次Ｖ 尖元义ｕｗ Ｅ

音 所带摩擦ｚ极强，在祁县（城）、榆社方言中正处于向声母转

，在化的阶段，如“衣” 平遥、介休、孝义方言中则或 是摩擦较

。但二者在轻的声母ｚ，如平遥“衣” 听感上所差无多ｚ ，统一标写

为声母ｚ。

部分方言中，高元音 在与某些声母配合时也表现ｉ、ｙ、、ч、

出强烈的摩 配擦成分。如榆社、介休（东）、孝义方言中ｉ、（ｙ与

，祁县（城）、榆社、平遥、介休、孝义方言中合时）的 、 与ｐ、ｐ‘、

ｍ、ｔ、ｔ‘、ｎ、ｌ配合时）的ｚ，介休（义）方言中 （与 配合时）的 。

前文曾把这种摩擦成分和鼻音声母合同处理为“鼻擦音”，如介休

［“ 　 ｉ腻”　 ｎ ［］　“，ｎ 鱼” 　 ］，榆社 γ“牛” ｕｉγｕ　［ ］。但为　

简化标音起见，前文除孝义方言ｎｚ外，“鼻擦音”一律作为鼻音声

母变体处理。同样，这里也不再设置下列不具独立音位的复辅音

声母ｐｚ、ｐ‘ｚ、ｔｚ、ｔ‘ｚ、ｌｚ了。但尽管作了上面的简化处理，榆社等方

言的ｚ，孝义方言的ｎｚ，榆次等方言的ｖ，仍然足以说明高元音所带

的摩擦成分可以进一步发展，从而使元音前衍生出辅音来。

（三）前响复元音的单化趋向

晋中方言前响复元音普遍有单化的趋向。以低元音为主要元

音的复元音（蟹一二、效），这一趋向表现得特别显著。以“来”、

“刀”两字韵母为例，复元音单化趋向表现为：主要元音与韵尾开口

，祁县、介度 ，逐 平遥渐接近，如太谷 Ｅ、 休（东）、孝义 、

Ｅ、（ 榆岳） ｏ，、介 平休（义 遥） 　 （杜）， 次 ｏ；Ｅ 或、 韵尾　 趋、 于弱

化，如榆社（南）Ｅ、 ；或兼有上述两种 ｏ　；或已转表现，如灵石Ｅ、　

化为单元音，如榆社（社） 。但以中元音为、 主要元音的复元音

（蟹三四、止、流），单化趋向仅在个别方言中有所表现，如榆次“斗”

ｔγ“流”ｌｉγ。如果比较晋中其他方言“斗”“、流”两字韵母：榆社、

灵石、孝义 γｕ ｉγｕｖ，太谷γщ　γｕｗ、　 ，祁县、 、　平遥、介休γｕ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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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推测榆次方言“斗”“、流”韵母复元音单化的过程，还曾以复元音

韵尾元音唇形由圆趋展的变化作为前提。

（四）鼻音韵尾的消变趋向

音韵尾在晋中方言表现了弱化与消失的趋向。这一趋向又

因韵母历史来源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表现。来源于古宕江摄的舒声

字，韵母以“当”“、江”“、光”三字为例，为鼻尾韵的有祁县、平遥

、 ，ｉ ｕ、ｕ 孝（岳） α ， 义 、 、　　平遥（杜） 、　 ｉ ｕ ；ｉ　、　 　 为鼻化韵

、的有介休（东）、ｉ 灵石 ｉｕ、　ｕ、ｕＡ， ，榆社（社、　 ） ｕ ；为纯ｉ、

口韵的有榆次 、　 、　 ｕ，介休 义（ ε、　ｕ）ｉ、 ，榆社　ｉＡ、　ｕ ，太谷

ｕ（南） 、ｌ 、 。

来源于咸山摄的舒声字，韵母以“山”“、棉”“、关”“、全”为例，

、 （ ）、为鼻尾韵的有孝义 　ｉ ；、　 　 ｉｕ 、、　ｙ 为鼻化韵的有太谷

榆 Ｅ、ｕ ， 、社 ｉ， 介、 休 、ｉ（社 （东ｕｅ、ｙ ） 、ｙ ｕ） ：ｙ 为纯口、 韵

的有 、 　榆 ｕｅ、　ｙ社 ，（南）Ａ、ｉ 榆Ｅ 、　ｉｅ、　ｕ、ｕ 次Ａ、ｙＥ，介休（义） 　ｉ 、、 εε

还 ）　ｙ 、有同组韵母按等呼而有不同情况的，如祁县（大） （γ

，（（ ｕ 祁ｏｉ 　、 （县 （）） 　、 （ ｉ城） ｕα （ ）、ｕｙ ）　 、ｕ ，）、 平ｉα ｙ

、、 、　ｙｅ，灵石　（ ｙｃ，ｉ 平ｅ）　 遥（、杜）ｕ 、　 ｉ遥（岳） ｉ （　ｉｅ）　、　ｕ

）、ｉ （ｕｅＩ）、　ｙｅ（ Ｉ）ｅ ｉ 、　ｕ 。（ｅ

来源于深臻曾梗通摄的舒声字，韵母以“本”“、银”“、东”“、永”

鼻尾韵的有榆次、平遥（岳）、灵石为例，为 、ｕ、 、ｙｉ ，太谷、

平遥（ 、杜 ｕ） 介、孝义 ，、　 休 义） ｕ、ｉｅ（ ；ｏ 、　 为、 鼻ｙ 化ｅｏ 　ｙ

Ｉ、 。韵的有榆 、社（社） ｉ ｕ 也有同组韵母按、ｙ 等呼而有不同情

况的 ￣ ｅ，如介休 、 、ｉ（东） 、 ｕ ｅ、ｙｅ，ｉ 榆社（南） ｉ ｙ、ｕ ｉ、 。
、

综上所述，晋中方言鼻音韵尾消变过程的进行，在低元音后比

在高元音后快，在齐撮韵后比在开合韵后快。

此外，上述榆社方言中鼻尾韵还转化为鼻化或非鼻化的复元

音。其中 、榆社（南）方言“本”“、东”“、当”“、江”的韵母 、ｕｅ ｅ 、

，恰好替代“来”“、快”“、刀 、 、 、ｉ”“、交”即将单化的韵母Ｅｕ ，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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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完成旧有复元音单化而又由鼻尾韵转化出新的复元音这一系

。榆社（社）统替代的过程 方言“本”“、东”、‘当”“、江”韵母 、

在鼻化成分消尽后，亦将替代“、ｕＩ 来”“、快”“、刀”“、交”业

、 而完成上述已单化的韵母 、ｕε 过、ｉ 程。

（五）塞音韵尾的消变趋向

塞音韵尾的弱化也是晋中方言普遍的特点。韵尾？在弱化后

一般成为一个喉头紧张成分“，”，个别情况下也可能进一步消失而

使入声韵并入阴声韵。塞音韵尾的弱化有下列两种情况：（１）入声

字慢读时弱化，快读或连读时不弱化，如榆次阳入调字“鼻”　ｐｉ

（快读或
　

连字读）、ｐｉ’（慢读）；（２）与韵母元音开口度有关，如榆

次 ａ类韵字快读或连字读时弱化为“，”，慢读时进而与舒声韵字

混同“：拔”ｐａ’（１快读或连字读）、ｐ（慢读，易与上声字“把”ｐａ

相混）。

（六）特殊来源的声化韵

（“松”“、孙晋中祁县方言具有两个来源特殊的声化韵： ｍ ”的

韵母）、ｉ（ｍ“云”“、雄”的韵母）。声化韵发音时，在双唇闭合的同

时还有明显的唇齿动作，（因此也可 ｎ以标写为 ）一般有一个、　ｉ

作为前流，并且事实上可以带有介音ｉ，从而可以按四呼过渡音

来分类。这种声化韵，按习惯处理为鼻尾韵 ｍ、　ｉｍ也许更为方

便。但是，这些韵母中前流音弱而短（，在大贾村方言中，以开口韵

零声母为条件，这个前流音还是不存在的，如“松”、“孙”ｓ ｍ，ｓ　

“闻”、“翁”ｍ）鼻音强而长，即使是介音ｉ也没能改变它作为领音

　的特点。

声 ｍ、　ｉ化韵 ｍ所领是古臻曾梗通摄的合口字。参考其他方

言、和汉语的历史，祁县方言声化韵 ｍｉ 是当 由鼻尾韵＊ｕ

演变而来。这一音变过（　＊ｕｏ （＊ｉｕｏ）　、　＊ｉｕ 程显然是特殊的。但

不妨假设：鼻尾韵中介音ｕ的发音部位和鼻音韵尾的发音方法在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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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元音弱化后相互融合，（凑巧的是现代祁县方言的元音ｕ和声

化韵同样带有唇齿作用）原鼻尾韵中弱化了的主要元音在声化韵

形成后则转化为前流音，并在一定条件下消失。以上过程试以音

标表示 ）→ →：＊ｕ （＊ ｕｕｏ ｍ→ ｍ。

（七）鼻尾韵字文白异读所反映的阴阳对转

晋中方言鼻尾韵字的口语音可以以阴声韵为韵母，因而文白

读音构成了“阴阳对转”。这种现象限于古梗曾摄字和宕江摄字。

梗曾摄字的文白异读见于各地。以“生（”梗开二庚）“、星（”梗开四

青）“、兄（”梗合三庚）为例：

生　　　　　　　　星　　　　　　 兄

文　　　　　　白　　　　　　　文　 　　　白　　　　　 文　　　　　　　　白

　　榆次 ｓ 　ｓ ｉ　　 ｙ ｙ

太 ｉｓ 　　　谷 ｓ ｉ　 ｙ　　 ｏ ｙ

　祁 ｓ（ 大 ） 　ｓｏ ｉｉｏ 　　　 ｉ　　 ｉｍ ｕ

ｓ ｉ ｓ ｉ 　　 ｉｕｍ

平（ ｉ社 　　　　　 　） ｉｓ ｓｅ ｙｉ ｏ　　　 ｓ

平 　（岳） ｉ 　ｅ　ｓ 　　　　 　ｉｓ ｓｅｉ　 ｙ

ｉ　　　　介（义） ｓ ｉｅ 　 ｙｅ

介（东）ｓ ｓｅｉ　　　　ｉ ｙ ｓч
灵 　石 ｓ ｓ 　ａ 　　　 ｉ　　 ｉ　　　 ｙ ｙ

ｓｌ孝义 　Ａ 　　　 　　　　 ｉ 　ｉ ｙｓ 　 ｏ ｙ

各方言“星”“、兄”口语音韵母和蟹止遇摄细音字（如“西”“、虚”）韵

母相同。但二等字“生”的口语音则表现了不够一致的对应。

宕江摄字的文白异读完整地表现在祁县、介休（东）、孝义方言

中。以“糠（”宕开一唐）“、两（”宕开三阳）“、窗（”江开二江）为例：

糠　　　　　　　　　两　　　　　　　 窗

文　　　　　　　　白　　　　　　　文　　　　　白　　　　　　　文　　　　　　　白

ｕ

祁（城） ｓ 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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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祁 　　县 　ｌ‘ ｌ ｉｋ ｋ ｉ‘ａ ａ ｔｓ ｓ‘ｕ

介 　 　　 ｌｉ（东 ｌ） ｕｋ ‘ 　‘ 　ｕ 　ｏｏ　 ｙｔ‘ ｏｓｕ

孝义 ｋ 　 　‘ 　 　ｌｕ ｉｏ‘ｋ ｌｉｅ　 　 ｔ ｓ‘ ｕｏｓｕ

在介休（东）、孝义方言中，上述例字口语音韵母和果摄字（如“科”、

“裸”“、左”）韵母相同。在祁县方言中“，窗”字口语音韵母和果摄

字（如“梭”）韵母相同，但“糠”“、两”口语音韵母ａ、　ｉа则与果摄无

关。如果就榆次、 α、ｉ太谷 Ａ和 着眼，方言中“糠”“、两”韵母为 、ｉ

则祁县上述二字口语音韵母或系邻方言影响。但如果就灵石方言

中果摄字“哥”以ａ为口语音韵母，则可推测祁县方言果摄字或曾

有类似音值“，糠”“、两”口语音韵母似仍与果摄有关。

晋中方言目前梗曾摄字和宕江摄字文白异读中韵母音值差别

颇大，因而“阴阳对转”的现象当是早期发生的。宋陆游《老学庵笔

记》（卷二）曾说“：四方之 ：音有讹者，则一韵尽讹 ⋯⋯秦人讹青字，

则谓青为萋，谓经为稽”。明陆蓉《菽园杂记》（卷四）也说“山西人

》（卷四）还引证刘攽《诗话》⋯⋯以青为萋”；李汝珍《音 说“关中

这就说明晋中方言鼻尾韵文白异读中韵母的“以青为萋”。 阴阳

对转”是在北宋就已存在的、极其古老的 但这一现象目方音现象。

前就晋中地区来说正趋于消失：“对转”已只限于少数常用字，如

“蒸正整绳剩生甥声病明名命钉顶听井镜青星应蝇影盈兄”等，而

在受普通话影响较大的城市如太原，则所见更少。至于宕江摄字

文白异读韵母的“阴阳对转”，目前只集中在祁县、介休（东）、孝义

方言，其他方言仅见零星字例，如平遥（杜）“汤” 、　ｔ‘ｕｏ，平‘ｔ 遥

ｚｕｏ，介（岳“）瓤” ｌｉε、　ｌｕｏ。休（义“）两”

①转引自罗常培《方音研究小史》．见《罗常培语言学论文选集》．中华书局，　１９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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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声　　 调

（一）声调总述

晋中方言共有五个声调，以榆次方言为例：

平声 ２１ 题 时

上声 ５３ 体 以

去声 ３４ 弟 替 第

阴入 ２１ 滴 逸

阳入 ４２ 笛 食

平声是个似平的低降调，标为２１。太谷、祁县、榆社、孝义方

言中，平声的调型及升降幅度大致相同，标为３２或２１；灵石方言

平声是半高降调，标为４２。平遥、介休方言中，平声降的意味极

少，径直标为３３。晋中多数方言平声调领有全部古平声字；灵石

方言平声调只领有古平声浊声母字。

上声是个高降调，标为５３；在榆社（南）方言中略低，标为４２。

其他方言上声是降升调，一般起点比终点高，分别标为３１２、３１３、

４１２、４２３、５１２、５２３等，太谷方言起点略低于终点，标为２１３。降升

调中．音节的重点落在声调下降部分，其后的回升只是一个短而轻

的尾音。晋中多数方言上声调领有古上声清声母和次浊声母字；

灵石方言上声调还领有古平声清声母字。

去声是个似平的半高升调，标为３４。其他多数方言去声调型

及升降幅度大致相同，标为３４、３５或４５。太谷、灵石方言去声是

个高降调，标为５３。晋中各方言去声调所领都是古去声字和上声

全浊声母字。

阴入是个低降调，不很短促，标为２１。阴入的调型较有分歧：

或 次与榆 相同，如祁县、榆社、孝义、标为２１或３１，灵石为高降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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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为５２；或为平调，如太谷、平遥（杜）、介休（义）标为２２、３３、４４

等；或为微升调，如平遥（岳）标为２３。晋中多数方言阴入调领有

古入声清声母和次浊声母字，但平遥、介休方言阴入调只领有古入

声清声母字。

阳入是个半高降调，也不很短促，标为４２。榆社（南）方言阳

入调的调型调值相同。其他方言阳入都是降升调，多数起点也比

终点高，分别 降升调中，音节的重点也落标为２１２、３１２、４１２、５１２。

在下降部分；但灵石方言阳入调起点略低于终点，标为２１３，音节

重点落在声调回升部分。晋中多数方言阳入调领有古入声全浊声

母字，平遥、介休方言阳入调还领有古入声次浊声母字。

晋中方言入声调不很短促，为与同调型的舒声调区别，一律在

声调 ２１。符号前加一个喉塞，如榆次阴入：

（二）人声调类的归并趋向

晋中方言阴入调和平声调、阳入调和上声调的调型调值普遍

相近，而入声调的不很短促使它们在音长上也接近起来。比较如

下：

平声　　　　阴入　　　　上声　　　　阳入

榆次２１　 　　　２１　 　　　５３　 　　　４２

太谷３２　 　　　２２　 　　　２１３　 　　３１２

祁（大）３２　　　　３１　　　　４１２　　　４１２

祁（城）３２　　　　３１　　　　３１２　　　２１２

榆（社）２１　　　　３１　　　　３１３　　　３１２

榆（南）２１　　　　２１　　　　４２　　　　４２

平（杜）３３　　　　４４　　　　５２３　　　５１２

平（岳）３３　　　　２３　　　　５１２　　　５１２

介（义）３３　　　　３３　　　　４１２　　　４１２

介（东）３３　　　　４４　　　　４２３　　　４１２

灵石４２　 　　　５２　 　　　３１３　 　　２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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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义２１　 　　　２１　 　　　４２３　 　　３１２

在阴入和阳入调音高音长向平声、上声调各各靠拢的同时，晋

中方言还存在 韵消变趋向，榆次方言中阳入调ａ前述塞音韵尾的

与“把”类字就已经与上声字趋于混同（如“拔”ｐａ ｐ ）可以想

见，这种趋向发展的结果，必将是各方言中阴入、阳入调字各各归

并入平声、上声调，从而在晋中出现一个简单的三调类（平、上、去）

地区

（三）调值与快读慢读

晋中部分方言上声和阳入调类，在单字慢读和快读时具有不

同的调值。比较如下：

上声　　　　　　　　　　阳入

慢读　　　　快读　　　　慢读　　　　快读

祁（大）４１２　　　４１　　　　４１２　　　４１

祁（城）３１２　　　３１　　　　２１２　　　２１

榆（社） ３　１３　　４　１　　　３１２　　　４１

介（东） ４　２３　　４　２　　　４１２　　　４１

榆次 　５３　　　 ５　３　　　４２　 　　　４

上述方言中，慢读的降升调可以在快读时转化为降调，榆次方

言中慢读的降升调（阳入）还可以在快读时转化为一个较促的平

调。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两个调类在太谷、平遥、介休（义）、灵石、

孝义方言中仅有降升调一值，在榆社（南）、榆次（指上声）方言中仅

有降调一值。如果把他们各看作是一个音变过程的起点和终点，

那就可以把上述祁县等方言中快慢读时调值互异的现象看作这一

音变过程的中间阶段。看来声调调值的演变方式，除自身渐变外，

还可以以快慢读异化调值作为过渡。

（四）降升调分裂字音的作用

晋中少数方言中降升调具有一种分裂字音的作用。榆社（社）

方言的降升调（上声慢读）使韵母ｉ分裂为ｉＩ，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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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蟹些谐 姐解

（（ っ快读ｔ ）、ｉ 慢读）ｔＩｉ ｉｉ

孝义方言的降升调（上声和阳入）还使整个音节发生分裂：声调在

下降到最低点时，产生一个很强的喉塞切断音节，然后喉塞迅速解
４２ ２３

ｔｓγｕ　 　γｕ　］　“，石”ｓ除，声调继续一个回升的阶段，如“走” ［　ｔｓ

３１ １２　 。在音节为喉塞切割成二ｓ［ 的同时，韵母也被有规律的分

裂：上声字韵母中，（１）高元音 、１、ｕ、ｙ）分裂为二、 ；（２）齐单韵母（

合撮韵母（如ｉＡ ｕ 就介音与韵分裂；（３）开口韵母（为Ａ、）即　 、　ｙ、　 ε

、 自身） 不 。阳入字韵母ε 分裂，但在喉塞前产生一个过渡音

则在按上述（２）（３）两项变化的同时，还丢失了入声韵尾，从而在音

节结构上与上声字完全一致。例如：
２　ｔｓ子 ｌ［ｔｓ ２３］

４２　
ｔ ２３［ ］纸 ｔ

４２ ２３
ｔ‘ｉ［ 　ｉｔ体 ］

４２ ２３
主 　ｕｔｓｕ［ｔｓｕ ］

４２
ｔ‘ ３ｙ取 ［ｔ ］‘ｙ

ｉＡ［ ４２　２Ａ３假ｔ ］ｔｉ
４２［　ｋｕ ２３］拐 ｋｕ ε

　
［２ｔ ２犬 ３‘ｙｔ ｙ‘ 　 ］

４２　 ２３［ ］耳
２ ２３ｐＡ　把 ［ 　　ｐ Ａ］

４２　 ２
１老 ［１ ３］

４２［ ３］喊‘ｘ 　ｘ

１ ２食 ｓ ］［ｓ
３１　 １２鼻 ｐｉ［ｐｉ　 ］
３　活 ｘｕ ［ ２］　ｘｕ

上述例字无论就听感或发音动作来说，都“像是两个字似的（”发音

人的话）。看来孝义方言中一个字确实可以念得像两个音节。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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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特殊的音节结构毕竟只存在于降升调单字读音的条件下。上

声字和阳入字（没有快读）如果在连读变调中不再读为降升调，则

这一特殊现象也就消失，又各恢复了原有单音节的面貌。如“黑老
１１２ 中的“老”和“鼻”。既然鸦”ｘ １　 ｕＡ２１， ｉ　 ”ｐ‘鼻子１ ｔ 音

节分裂的现象只是在降升调的条件下才发生的，本身并不具有辨

义作用，就仍然可以把上声字和阳入字看作单个的音节，以免在韵

母处理上复杂化。

降升调分裂音节的现象极其特殊，并不多见。（晋中太谷方言
１［　ｘｕ １２］。）尽管早也有类似现象，但限于阳入字，如“活”Ｘｕ 在

２０年 但仍然值得注意。代就已经有人提到这一现象，

晋中方言语音在系统上并不复杂，但在音值上却表现出了丰

富的特点，其中如“鼻塞音”“、鼻擦音”、舌尖腭化音、高元音的舌位

变化、由鼻尾韵转化的声化韵、鼻尾韵字文白异读中表现的“阴阳

对转”、快慢读和调值的变化以及降升调分裂字音的作用，等等，都

值得再作进一步的调查研究。

①赵元任在《现代吴语的研究》（１９２８年）中说，浙江黄岩方言“上声字单读时（尤

其是阳上），当中喉头关一关，作一个‘耳朵’音，把字切成两个音节似的”。又在《Ｔｈｅ

Ｎ。ｎ Ｕｎｉｑｕｅｎｅｓｓ　。ｆ　Ｐｈ。ｎｅｍｉｃ　Ｓ。ｌｕｔｉ。ｎｓ　。ｆ　Ｐｈ。ｎｅｔ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ｓ》（　１９３４年）一文中具体说

３明黄岩方言中的 ３１：１３：］实际上变为［ 《Ｒｅａｄｉｎｇｓ　ｉ３：］（。见 ｎ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Ｐ》， ．　４１，

Ｎｗｅ　Ｙｏｒｋ，　１９５８）就标音看．它的具体读音和晋中孝义太谷方言有些差别。


